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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喝茶，如一场行为艺术
宋 扬

大伯这一生，只喝一种茶。
大伯十八岁时离开宋家坝去部队

当汽车兵，转业后，他回到离老家一百
多公里的盐厂当了国企工人，依然开大
货车。 大伯不到五十岁内退，因为婶娘
和三个孩子农村户口的拖累，他宿命般
回到原点。 终其一生，大伯也只是努力
给堂姐争取到一个内部招工的机会，却
无法把全家人搬离开宋家坝。 村民们看
大伯的目光复杂而怪异。 大伯心中的苦
涩与酸楚转化为在村民们面前的傲慢
与高高在上———毕竟，他是有退休工资
的。

大伯从不喝老家场镇上买的苦茶，
似乎喝一口，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格成
了与宋家坝村民一样的农民。 堂姐偶尔
回来省亲，雷打不动准给大伯带回从那
个城市买的香茶。 返城前，大伯还不忘
叮嘱她下次回来一定记住要买茶。

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大伯的香茶，无
以比较它们与父亲咕咚咕咚灌进肚皮
的那些苦茶有多大区别。 大伯的香茶，
绝不能泡在木桶里———似乎一口五大
三粗的容器是对香茶的亵渎，就像好马
应配好鞍。 退休回村后，哪怕是挽起裤
管下地劳作， 大伯依然端着自己的茶
缸———一个白的搪瓷茶缸，上面还漆着
“盐厂纪念”四个暗红的油字。 后来，那
茶缸已不复当年的纯白，那四个字也不
再像他刚退休时那样鲜艳，但它们依然

是大伯自觉鹤立鸡群的证明，虽然彼时
从他脸上滚落的汗珠并不比从其他农
民脸上滚落的少。

大伯农闲也喝茶。 这在没有终年饮
茶习惯的我们村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
世骇俗。 农忙时的茶钱支出，尚可与新
置办一把磨到不能再磨的镰刀、打回两
斤解乏的土酒相提并论。 农闲的茶，就
很奢侈了———没有农忙时的粮食收入，
再饮茶 ，就有了 “坐吃山空 ”的败家嫌
疑。 正因这样，农闲时，大伯的茶喝得就
格外与众不同而悠哉惬意 。 也许是对
“划一根火柴能走三转”的弹丸场镇不屑
一顾， 曾经都市难为小街的大伯基本不
上场镇，他家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婶娘
一手操办。每逢赶场的日子，大伯早早就
起了床，他端一盅清茶，坐在面朝村路的
石墩上等来来往往的村民陪了笑脸与他
打招呼， 或者看村民们看他背后那座全
村唯一的二层砖瓦房时， 眼神中羡慕的
目光。 大伯很受用那样的目光。

一杯茶 ， 无论它香得如何登峰造
极，在刮过田野的风面前，终单薄寡淡，
抵达不了远在另一块地里劳作的村民
鼻翼。 在村民们眼里，它或许平凡到与
村庄大大小小木桶里的茶水般别无二
致。 不明就里的卑微本不成为卑微，在
这一点上，伯父香茶的优越感全然不如
他背后的楼房那般显性、可视。

老实说，大伯待了二十多年的那座

城市一马平川，是工业小城 ，根本不产
茶， 堂姐前些年给大伯带回来的那种
茶， 近些年在我们场镇也有能买到，大
伯却一根筋只喝从那城买的茶。 那茶，
上世纪末期还像留洋镀金归来的学子
一样让人望而敬畏，这两年 ，竟泛滥到
遍地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大伯
捧在手里的茶，如凝固剂一样 ，胶结着
他对那座城精彩生活的回忆，也像效果
不太好的信号屏蔽器，试图将他与他脚
下的宋家坝割裂，却并不彻底。 大伯的
傲骄带着一种撕裂的痛，我一时说不出
那种痛到底是什么。

再往后 ，大伯越来越苍老了 ，就像
我被汗水腌渍，被宋家坝的土地揉搓到
萎缩的父亲。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大伯
每天都呆呆地端着他那遍身脱瓷的白
茶缸静坐在瓦房的屋檐下，大伯像是从
他背后的墙上抠下来的一些旧砖的堆
砌。 村庄里，早开起了小茶馆，农闲时，
人们吆五喝六喝花茶，打纸牌去。 一幢
幢堪称豪华的小洋楼先后拔地而起。 大
伯家的瓦房，成了村庄舞台剧中唯一的
小丑，舞台下艳羡的目光也早已换作鄙
夷。 最后，观众一哄而散，只剩捧白茶缸
的伯父把没有观众的戏默默坚持到底。

大伯如茶， 他被沸腾的岁月冲荡，
在形而上与下之间浮浮沉沉。 大伯那些
年喝茶， 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仪式，
似一场行为艺术，有哲学的况味 ，有些

孤高，有些落寞。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大姐下岗离

开盐厂，成了城市失业者。 她跟着先于
她下岗的大姐夫回到宋家坝，在场镇租
下一个门面，修家电。 至此，大伯的香茶
史戛然而止，像是一首岁月静好的悠悠
古筝被命运之手粗暴扯断了琴弦。 大姐
“铁饭碗” 的丢失和香茶无以为继的现
实对大伯的打击是双重的 ， 他一夜老
去。

而今，大姐和大姐夫去了深圳创办
小企业 ， 两个堂兄相继在镇上买了房
子， 我们一家也举家搬离了宋家坝，大
家都有了更好的生活，只剩大伯生前的
荣耀———那栋二层楼的老瓦房有些歪
歪扭扭地呆在那里，三十多年前曾红亮
无比的砖墙早已发灰发暗。 瓦房旁边就
是大伯的坟茔。 大伯前年在山坡砍柴，
失足滑落坡下……婶娘轮流跟着两个
儿子过。 当年夫贵妻荣风风火火的婶娘
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出门就找不到回
家的路，常常让两个堂哥为寻找她焦头
烂额。

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 大伯
的坟前，刺槐、泡桐、苦蒿、黄荆咋呼呼
蓬生出一大片。 我那些年闻嗅过的大伯
的香茶气息随吹过宋家坝的风远去得
无影无踪。 旷野之上，大伯喝过的香茶
的一切形、色、意、味都如云烟般过眼消
散……

蛙声阵阵稻谷香
杨志艳

又是一个“疏雨池塘见,微风襟袖知”的季节，一场夏雨，惊起
了一池蛙声，唤醒了一树又一树的蝉鸣，就连草丛里的虫子都耐
不住性子，情不自禁地和声伴奏。 盛夏正从浩浩荡荡的春风中纷
至沓来，即便是画家也很难把它的端庄与绚烂涂描得叠彩纷呈、
相得益彰。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 ”窗外溪水潺潺，温柔的风把稻谷的清香送到了村庄各户，
让人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清风来既雨,新稻香可饭”的意境里。 我
以为听着泉水的叮咚与“一夜青蛙鸣到晓”的乡间下榻定会一觉
睡到自然醒， 可是我却在哺育自己的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彻夜难
眠。 感觉乡下的夜晚太吵了， 与想像中静谧的世外桃源相去甚
远，母亲看见我的一双“熊猫眼，”打趣地说：“脚不沾泥土，那就
是一位纯粹游客，既然是客，感觉生分是自然而然的事，一位对
村庄情感疏离的人怎么能安然入梦呢？ ”

母样的话不无道理，我决定不再当看客，而是跑出去转转。
到了村东头 ，我用手摸了摸老椿树 ，尽管它已满目苍夷 ，犹记
小时候椿树又细又矮时， 小伙伴们只待它在萌动的春天头顶
紫色的 “襁褓 ”欣欣然睁开了眼 ，矜持而又含蓄地打量着这个
崭新的世界时，我和他们便毫不客气，一伸手就把椿芽掰了下
来 ，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回家 ，洗净切碎 ，接下来用几个鸡蛋一
烩，就可以美美地享用这道“树上蔬菜”了。 后来，它长得越来
越高，粗壮的椿树只能供我仰望，无法企及。 可就在这时，外婆
却开始打起了它的主意， 她每次制作豆豉就喜欢用椿树皮这
种原生态佐料。 因为在民间老一辈的流行说法，即是不管今夕
是何年，反正椿树皮绝对是上好的香料。 但见外公用一把弯刀
割一小块树皮，回家洗净后丢入大铁锅，把正在沸水中煮得欢
实无比的黄豆渲染得格外芬芳。 如今它老了，像是一位有着淡
淡伤痕且风烛残年的老者伫立在原地， 满怀柔情地守望与见
证着村庄的荣辱兴衰。

转身我又跑到了村西那棵核桃树下， 此时的核桃叶正油光
发亮地在风中摇曳，但见树上的核桃零零星星地结了几个，与以
前密压压地缀满枝头的它简直是大相径庭。 犹记以前上学的时
候，我们一群同龄人偏爱在树下支两个长板凳，然后铺开卷竹排
帘，最上面再放一张竹篾席就可以纳凉了。 喜欢缠着最有学问的
老爷爷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还有百听不厌的《西游记》。 耳畔清
风缕缕， 远处蛙声阵阵， 近处荧火虫在眼前一闪一闪地发着微
光，惹得我们趋步竞相徒手抓捕，比一比谁逮得最多，日子恬淡
安静，仿若时间在村庄也是缓慢地找不出一丝流动的痕迹，格外
地默然宁静。

从村东到村西留下了我一串串脚印， 看着这一片熟悉的土
地与树木，我感觉分外亲切，我哪里是客人，分明是这个村子里
的主人。 就在我穿越一道山岗时，迎面碰上了一位挑谷物的中年
人，四目相对，一瞬间就认出了彼此，儿时的乳名在对方的嘴里
脱口而出。 简单地寒暄，接过他递过来的镰刀，就像以前一样，彼
此都不肯服输，我们不动声色地开始了割谷比赛。 停歇的间隙，
我发现他有了丝丝缕缕的白发，干活已不如从前那般麻利。 我跟
他谈起了核桃树与椿芽树，他坦言，说是有几个核桃已经算是不
错了，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去了，就像是风筝一样越飞
越高，越走越远，有的还断线了，大概是发达后腰包鼓得足，然后
就没有回来的意愿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是有
道理的嘛！ 有的倒像是一只候鸟，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地行走在
乡村与城市，又从城市回到村庄的奔赴中。 从尘土飞扬的等外路
到沥青碎石路面，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可
是回来的人依旧寥寥，村子里那些无人打理的树，形单影只地孤
傲盛放，好像是但凡有一息尚存就会滋养村庄的生命，只为等着
走出去的人“倦鸟归巢”。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就是最好的收割期。 我发现好友的稻田
并不多，所以采用传统的镰刀收割，这种收谷子的方式颇有一种
仪式感。 与其说是帮父母下地干农活，不如说是他每年找出与父
母团聚的最好理由。 老人种田栽秧，寻找价值体现，儿子镰刀割
谷，体验返璞归真的味道，大多数庄户人家都在这片从小到大的
灵魂栖息地里其乐融融地生活。 只是经年以后，风吹过村庄，这
块情感聚集地是风华绝代还是暮色沉沉，我不得而知，但时间会
给出答案。

夜晚的风如火如荼地撩拨着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位主人，我
已彻底沦陷，沉醉得不知归路。 当暮色四合，我枕着蛙声沉沉睡
去，梦中的自己居然还在“田野两侧、晴雨各半”的天气里忙碌着
抢收。 梦境里的我手起刀落，身后是一株又一株的谷茬，前方稻
谷的清香引领我向前，向前，再向前……收回来的谷物粒粒灌浆
饱满，颗颗硕大无比，阳光穿透彩虹照得稻谷愈发光亮，我站在
晒场上兀自笑开了怀，我与村庄形影相亲。

轮 椅
袁 毅

年轻时姥爷睡觉好说梦话。 睡梦里，姥
爷叽哩哇啦地说一通，叽哩哇啦地跟人吵一
通。 不光是嘴里说、嘴里吵，胳膊腿也不闲
着，“噌”一下把被子蹬翻到地上，“噌”又一
下把床单蹬掉到地上。 姥姥就给姥爷捡了大
半辈子被子和床单，也因此数落了他大半辈
子。其实，生活中姥爷是个寡言的人。一家人
围着桌子吃饭，姥爷半天也不插一句话。 庄
人闲来无事聚在庄口拉呱，姥爷蹲一边抽旱
烟，半天里照样不接一句话。 用姥姥的话说：
他这辈子的话都攒在梦里哩。

姥爷在他八十七岁那年的一天夏夜里，
停止说梦话。

那晚姥爷突发脑溢血，连夜送到县医院
抢救，前后好几天，命虽说保住了，可右边半
个身子彻底没了知觉。 瘫痪在床的姥爷再不
说梦话，白天夜里彻底哑巴了下来。 起初那
段时间，姥爷瞅着灰蒙蒙的屋顶，瞅着瞅着
就嚎啕大哭起来。 姥爷只顾着扯着脖子哭，
嘴里依旧没有一句话。

早年三个舅舅先后成家后，姥姥和姥爷
毅然和他们分开家，老两口在庄南的菜地边
盖两间小房子单吃单住。 农闲里，三个舅舅
纷纷外出打工， 老家里独留下姥姥和姥爷。
早年里姥姥姥爷生活上不指靠三个儿子，姥
爷突然瘫下来，照样不指靠三个儿子。

姥姥对三个儿子说：你们合伙给你大买
把轮椅，往后我自己个儿照料他。

那一年，姥姥自己也已经是个八十三岁
的老人了。

刚瘫下来的半年里，姥爷的一颗心成天
想着还有什么活头。 姥爷抽了一辈子旱烟，
突然就不抽了， 姥姥大概就猜出了他的心
思。

姥姥对姥爷说： 趁我现在还能推动你，
你别东想西想的，好好活着。

姥爷的眼睛里一点一点地蓄满泪水。
那以后，姥爷又开始抽起旱烟 ，姥姥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腿脚灵便时，姥爷见天爱去湾地里看庄

稼，春天看麦子，秋天看黄豆。 一条从庄里通
往南湖的碎石路，一年到头姥爷不知要走上
多少遍。 腿脚灵便时，姥爷还喜欢去庄口听
人家拉呱，一天不去心里都空落落的。

姥姥知道姥爷的这两个爱好，只要天气
晴好，就慢悠悠地推着姥爷去看庄稼，推着

姥爷去庄口凑热闹。
春天里，姥姥对姥爷说 ：你看今年的麦

子长得多排场！
秋天里，姥姥对姥爷说 ：你看今年的黄

豆粒灌得多饱实！
姥姥只顾自己跟姥爷说话，不管姥爷搭

理还是不搭理自己。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她
早就习惯了姥爷的默不吭声。 她把姥爷推到
哪里，姥爷的一双眼睛就看到哪里。 不管看
什么，姥爷的眼睛里都一片迷茫。 姥爷的心
里在想着什么，姥姥全然猜得到，又好像根
本猜不透。

长久卧床，姥爷的后腰上起了老茧。 长
久卧床，姥爷隐藏了一辈子的坏脾气也一点
点暴露出来。 有时姥爷吃饭不顺口，抬手就
把一碗饭打翻在地。 有时姥爷心里烦苦，不
分青红皂白就把姥姥骂上几句。

姥爷平日少言少语， 实则是个倔脾气。
姥姥不怕姥爷跟他发脾气，相反，她怕就怕
姥爷不跟他发脾气。 大多数时候姥爷发脾气

姥姥都不跟他一般见识， 有时实在被缠急
了，姥姥就说：要是搁年轻时候，我真想抽你
两个嘴巴子！

姥爷见姥姥也发了脾气，立马就不吭声
了，该吃饭吃饭，该抽旱烟抽旱烟。

有时，想着自己整天死不死活不活的没
个头，姥爷突然就嚎啕地哭起来。

姥爷哭，姥姥在一旁守着，不哄也不劝。
等姥爷哭累了、哭完了，姥姥才上前问姥爷：
今个儿想吃啥，鸡蛋面还是肉丝面？

姥爷想吃什么，姥姥就给他做什么。
姥爷一口气瘫了三年，姥姥一口气照料

了他三年。
在姥爷九十岁那年的初秋天里，一辈子

不吃肥肉的姥爷常常半夜里嚷着要吃肥肉
喝肉汤。 姥姥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约摸姥
爷可能是好景不长了。

这天，姥爷突然对姥姥说 ：你还是穿当
年那件红袄子好看。

姥姥跟姥爷结婚时穿的一红棉袄，还保
存在箱子底。

姥姥说：你喜欢看，以后我还穿。
姥爷点点头笑了。
那年深秋天的一个午后，姥爷走了。 姥

姥坐着镜子前细细地梳理头发，又换上了一
件提前赶制好的红棉袄。

美丽西沙 俞惠民 摄

白菜花开也优雅
小 夏

没想到一次无心的培育，那朵白菜花给了我
无比的惊喜和感动。

平日里我素爱花花草草，家里养了七八种植
物。 那日随手切下的白菜根，被我放在陶瓷盘里
养着，几天之后居然发芽了。 看见如此充满青春
气息的嫩绿，自然是喜不自禁，于是小心翼翼地
把它移到一个古朴雅致的陶罐里。 只为好玩而
已，却不料只三天的工夫，白菜花居然长得比容
器还高！ 从此，这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植物，成
了我眼中的宝。

一星期后， 白菜花茂盛得成了一个部落，并
从中间冲出一枝主干， 顶端是黄绒绒的花蕊，还
不大，像婴儿一样沉睡着。

眼前的白菜花，淡然雅致，让我想起母亲常
说的一句话：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 大
白菜在老百姓的餐桌上绝对是常客。 我把关注的
目光从那些花草身上转移到了白菜花这里，它不
用我太多的照料，不用浇水施肥，不用放在阳光
下，却一天一个变化地给我惊喜。

开花了！那个小小的婴孩笑了！嫩黄嫩黄的，

虽然渺小，但是像艺术品般精致。 白菜花就成了
我炫耀的对象，我每天拍它发到朋友圈，真的迷
倒不少观众呢！

屋外阳光灿烂，沿途的花树次第开放，一路
收获一份好心情，踏入家门的瞬间，有白菜花点
缀的室内，好心情又叠加一丝锦上添花的美。 把
它移到我的书桌上，和电脑放在一起，我每天不
停地敲敲打打，累了，一抬头，时光安然静好，与
它相视一笑，与我一起构思一首小诗，可好？

白菜花，是菜里开出的花，它给人的感觉是
朴实无华、清纯自然，没有牡丹花的雍容华贵，也
没有君子兰的高贵典雅， 就像一棵普通的小草。
它符合中华民族的质朴特质，也体现着那种不言
自明的品质和价值，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意想不
到的美好感受。

我们可以错过一场花开，但不要忽略每一朵
为你而盛开的花，从初生到花落，即使是多么短
暂的陪伴，也是它用尽一世努力的倾其所有。

庸常凡俗的日子，只要用心，处处会有优雅
和诗意。

应 知 不 染 心
黄丹丹

每每入夏，我便惦记着去探荷。 一
直都认为，荷不是用来赏的，而是，应该
像走亲访友似的去探望。

焦岗湖的荷是我常探的。记得第一
次慕名来到焦岗湖观荷就被震撼。万千
荷花浮在渺渺的水际，我立在嵌入湖心
的栈桥上， 周遭尽是荷。 那些粉的、白
的、单层的、复瓣的、待放的、盛开的、凋
零的荷花，统统都是端凝的、静穆的，它
们纷纷带着一种冷若冰霜的孤傲和落
落寡欢的忧郁。 若是别的花，别说铺陈
如此规模了，即便只是一簇一丛挨着绽
放便会呈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可，
这么一片荷海为何却令我感觉清幽寂
寥？

时隔一个月， 我再次来到焦岗湖。
记得那是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我与好
友一起， 乘了冲锋舟去湖心的栈桥，时
已入秋，湖面生起了凉意。 一个月前涌
满了荷花的湖面，哪里还能觅着荷花的
半点芳踪？整个湖面惟余深绿浅棕参差
而生的荷叶与莲蓬。

我是满心笃定地来与荷花相会，却
猝不及防地被失望撞了满怀。 原来，很
多时候， 兀自盘算的一切都不能作数，
即便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朝圣之心。

归途中，与闺蜜相约，来年再到此
处观荷。

盼来又一夏， 不敢再冒然而行，不
时向焦岗湖近旁的朋友打探荷的花期。
探来探去，却得到焦岗湖水涨致荷被淹
毁的消息。 难名的心痛与怅惘。 却执拗
地拂了好友相邀去别处观荷的好意，因
为我只念念那湖寂寥的荷花。

又一夏， 到了焦岗湖的荷花绽放
季。 我在朋友圈里看见有人分享了焦
岗湖的荷景后 ，便按捺不住探荷的雀
跃之心。 周末，凌晨四点起身，与摄影
家 、画家朋友踏露而行 ，到湖边才不
过五点半钟 ，欢快地跳上朋友提前安
排好特来渡我们去荷花淀的冲锋舟 ，
整个身心都融进了清新润泽的空气
里……

这是一番别样的风景。整个湖面被
清晨的凉薄水汽所笼罩，不时有鹭鸟朝

行进中的冲锋舟挑衅似的俯冲， 也难
怪，偌大的湖面，除了我们这一叶舟，这
几个人，并无旁的“入侵者”。好在，除了
摄影家镜头偶尔的咯嚓声外，大家都保
持着沉默。我贪婪地用瑜伽呼吸法深深
地呼吸。 好香啊，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清
香缓缓而来。 荷近了！ 抵达荷花淀的栈
桥，我却莫名惆怅了。

木栈桥是新修的 ，荷也是新植的 ，
水呢？当然也是新的。有什么不是新的
呢？ 包括我自己，这些年，身体的细胞
早已更新了数以亿计，所以，我也不再
是过去来探荷的那个人， 我也是新的
了。

好在，即便一切都是新的，我的感
觉还是旧的。在面对这片被万千齐齐绽
放的荷花点燃的湖面，我读出的依旧是
清欢寂美。 荷是净的，“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这是古人早就给荷贴
上并被世人一直认可的标签。荷更是静
的，静，其实并不是对凡世的逃离，而是
在一派繁华中依旧可以独伫听风的超
然。不信，就细观每一支荷吧，每一支荷
都不蔓不枝，它们不会交头接耳，不会
抱团扎推，更不存在谁去附庸谁。 大家
都各自安于自己的那一片天，耿耿直直
地修然亭立，每一支都自成风景，每一
支都傲然独立。

荷在淡淡的晨光中伫立， 如同人
在凉薄的光阴里行走。 千万支荷共处
一片湖，千万个人共走一条路，其实道
理是一样的，那就是，每一个个体都终
究还是那 “一个 ”，所有的群聚都是一
个肤浅的表象， 真相是你必须要学会
独立地面对一切，包括，那份亘古不变
的孤独。

多年前， 当我第一次在焦岗湖观
荷时感觉到的清幽寂寥， 我曾一度怀
疑是我彼刻心情的投射。经年后，我终
于明白，其实，那是荷的禅语。 一旦参
透了这禅机，便会读懂荷的骄傲，便可
获得不谙俗念的清心： 如荷一般安然
地面对孤独， 如荷一般超然地面对天
地， 如荷一般悠然地释放骨子里的孤
高。

夏天是本打开的书（外二首）
徐满元

夏天是本打开的书
蝉鸣是扑鼻的书香

浓荫是树干的巨笔
蘸满树冠的浓墨
在大地的书页上
画出重、难点
满天星月都是
纳凉章节中的闪光点

骄阳和暴雨
作者剑走偏锋的特色设计
在风的条分缕析下
心领神会的草木们
不停点头称是

顺着闪电提供的线索
还有乌云的暗示
很快就能听到
雷鸣，这历史的回声

夕辉里的高楼
半张脸儿微笑
半张脸儿阴沉
分明是在把
白昼和夜晚隐喻

怎么看都像
捏在黄昏手里的一张底牌
一旦打出

成败在此一举

而陆续亮起的灯火
只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尽己所能地充当说客
却从不以成败论英雄

一棵康复的树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成为一片树林的领头羊
却不幸被一场台风
虎豹一样抓得遍体鳞伤
七零八落的样子
无异于大病一场
近旁的小树们
都不敢像往常那样
欣欣然将其仰望

可那 沃土
小心翼翼把他捧在手心
旭日也蘸着露水
膏药似的为他疗伤
月亮也摇身一变成药丸
对症下药的本领
让星星和云朵刮目相看

很快康复的大树
又挺直了腰板
将土与地连接成
一个楷书的“工”字

hnrbrt7726@163.com

扌不


